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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
历，不同的经历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感
悟，引发不同的思想情感，从而影响着
各自的行为气质，使每个人的生命焕
发出不同的光彩。作为长在红旗下的
一代，我生命的年轮早已深深打上了
红色的烙印。红色始终伴随着我的成
长，与记忆紧紧融合在一起，深深地铭
刻在我的人生轨迹中。

从记事起，我接受的就是红色教
育。《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
军》、《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
当年的红色样板戏奠定了我对红色的
最初记忆。那时的我，不仅对每部戏
的人物了如指掌，情节如数家珍，而且
大段大段的唱词也是张口就来，甚至
至今仍记忆犹新。现在想来，样板戏
虽然带有特定环境下的时代烙印，表
现形式相对单一，但那一幕幕感人的
情节，一个个完美的艺术形象却成为
埋在我幼小心灵里的精神火种，最终
成为我人生的启蒙。

后来，革命战争影片风靡全国，战
争场面、英雄形象通过《地道战》、《地
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
电影一遍一遍传导给我，时时刻刻影
响着我。白山黑水间抗日英雄所向披
靡的冲锋、漫漫长征路上勇士先驱们
爬冰卧雪的行军、上甘岭上志愿军将
士视死如归的坚守，占据了我纯洁幼
小的心灵。那是一个说英雄唱英雄演
英雄的时代，物质生活的贫乏，宣传方
式的落后，并不能阻挡人们对精神生
活的追求，生产队除了隔三差五放电
影外，还时常请说书人讲红色段子。
说书调其实就是河南坠子，一把弦子
一架鼓，一对简版，一男一女连演带唱
还要拉弦奏乐，当年给5元钱说书人能
唱 4个小时。对村民还有那时的我来
说，听说书不仅是打发闲暇时间、丰富
业余生活的一种需要，更是一种实实
在在的享受。晚饭后，辛劳了一天的
乡亲们提着小板凳走出家门，聚集到
事先约定的场院，或是小学操场，或是

饲养场，或是打麦场,在徐徐落山的夕
阳下，在缓缓散尽的炊烟中，伴随着时
缓时急的鼓点，余韵悠长的弦音，在说
书人绘声绘色的说唱中，一个个英雄
形象血肉丰满、活灵活现，一环环与敌
人斗智斗勇的情节扣人心弦、引人入
胜。说书人总是在说到情节高潮时戛
然而止，来个且听下回分解，每到这
时，乡亲们常常会给说书人加2块钱接
着听下去。《烈火金刚》、《平原枪声》中
肖飞、马英等一批抗日英雄群体的身
影就这样活跃在了我的脑海。看多
了，听多了，心里便萌生了当英雄的意
念。放学后，村里的小伙伴常聚在一
起，戴着用柳条野草编成的帽子，手持
自制的小木枪，分成若干小队练打仗，
有的充当日军，有充的当国军，我总是
和伙伴们抢着扮演勇猛顽强不怕牺牲
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把土堆当山头，
把草窝当掩体，用棍棒作机枪，嘴里还
不时“嗒嗒……”地模仿机枪声，时而
发出“仇恨”的呐喊将一队队“反动派”
击倒，接着冲上高地，在飘扬的“军旗”
下高唱战歌雄赳赳地展示胜利者的威
武形象。我们玩得非常投入,对演练中
的不规范动作，我和小伙伴都会毫不
留情地给予纠正，还经常有人被取消
战斗资格。练打仗虽是一种玩耍，但

那种庄严、神圣和胜利者的光荣与自
豪感却是一种真实的体验。潜移默化
中，精神有了寄托，生活有了憧憬。英
雄的共产党人正义的气质，坚贞的品
性，对远大理想的追求和勇于奋斗，不
怕牺牲的精神，给予我生命强力的支
撑。继承革命遗志，“当新一代共产主
义接班人”，爱国奉献的信念也随着岁
月更替加深了印痕并不断注入新的内
涵。

红色氛围的熏陶，似乎在我心中
点亮了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前
进的方向。高中一毕业，我便毫不犹
豫地报名参军，真正成了人民解放军
中的一员。当年的那种兴奋，那股豪
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因为我终于可以
为自己信仰的旗帜添一抹亮色了。凭
着那股热情与朝气，我在军营这所大
学校里艰苦磨炼自己，20年生活战斗
在边防一线，入了党，提了干，多次立
功，年年受奖。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
生活就是奋斗，奉献就有快乐。这红
色情结时刻激励我笑迎一切，把坎坷
踩在脚下，将风雨化作彩虹，鞭策自己
不因时代动荡而放弃学业，不因生活
艰辛而忘却奋斗，也不因前途迷茫而
丢掉信念……

生命中的红色情结

子夜独坐

……秒针“答答”的滴答声里
时间又回来了！一个无用的人——
它们再次为他翻出了旧日的星辰，在暗处
一朵开，一朵谢，明明灭灭
世事如果执意在他的生命里放一些沧桑
再放一些沧桑
那就，放吧

桃花

红红的脸庞守住一个怎样的秘密
十年约等于一个句子
但——
她不说

在民间源远的枝头
在一场雨后，时光多么恍惚

煤

……万年亿年，“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痛苦中他选择了黑色：鹰的黑色
孤独中他选择了风骨：岩石般坚硬

万年亿年，一个含碳的名字
把光与热一点点铸进了心底

万年亿年，他用一再被压低的心跳
将自己与冰冷的岩石区分开来

小

幽暗、僻静，一段旧光阴里

住着一盏小灯

像一朵花儿——
在枝头，把散落的花瓣分给草丛一些
分给石头一些，分给溪水一些

在一个蓝色的初春的早晨
那扇被晨光推开的小窗分到了另一些

风中的树

……遇到那阵风，凭的全是缘分

风要向北去，它就向北倾斜一点
风要向更北的北方去，它就再倾斜一点

向北。向北。向北……
要倾斜到哪一个角度才能倾尽它心中的疼

一片落叶

……风中，她自由自在地飞着
没人不以为那就是一个人远去的身影

放下了责任，义务与厮守了一生的枝头
她，在飞——

仿佛一个梦刚刚起身——

在北国寥廓的空中，舒卷，自如
朝她不曾到达过的地方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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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笔记
邵永刚

这是一个历史记载的真实
故事：4000 年前，一个叫有莘不
破的少年，独自游荡在如今已是
繁华都市的大荒原上，他本是商
王朝的王孙，王位的继承人，此
时却是一个逃出王宫的叛逆少
年。在他的身后，中国最古老的
两个王朝正在交替，夏王朝和商
王朝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战争。

本书将带您重返那个远古

战场，和那些古老的英雄
（他们如今已是神话人物）
一起，游历《山海经》中的蛮
荒世界，您将遇到后羿的子
孙、祝融的后代、看到女娲

补天缺掉的那块巨石，您将经过
怪兽横行的雷泽（今天的江苏太
湖）、战火纷飞的巴国（今天的重
庆），直至遭遇中华文明蒙昧时
代最原始、最神秘的信仰。

本书依据中国最古老的经
典《山海经》写成，再现了上古时
代的地理及人文风俗。我们今
天能看到这些，全拜秦始皇所
赐：《山海经》——秦始皇焚书
时，唯一看了舍不得烧的书。

欲擒故纵计是郑庄公首创的。
春秋时期，郑庄公在郑国（在今

郑州境内的新郑一带）做了国君之
后，他的母亲姜氏逼他将郑国的京城
（在今郑州境内的荥阳）封给他的弟
弟叔段。当时，京城是郑国北方最大
的城邑，也是郑国北方具有重要意义
的战略要地。所以，大臣们对姜氏的
提议都坚决反对，并要求铲除叔段。

郑庄公对于这件事有自己的思
路，他说：“这是老妈要我把京城封给
我的弟弟，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我
就故且先忍耐吧。”于是，郑庄公就先
把京城封给了叔段。

叔段到了京城后，立即开始招兵
买马，屯粮练兵，企图谋反。大臣们
又请求郑庄公出兵铲除叔段。郑庄
公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他会自取其
祸的。”

不久，叔段又在北方占领了郑国
地盘上的两个城镇。郑国的那些老
干部们忍无可忍，都劝说郑庄公赶快
发兵铲除叔段。郑庄公说：“他还没
有充分暴露，先不用管他。”

过了一段
时间，郑庄公
看到铲除叔段
的时机已经成
熟，就借口向
自己的老妈姜

氏汇报工作情况，并说他要去洛阳朝
见周朝天子。姜氏以为郑庄公真的
要去洛阳，就立刻派人送密信给叔
段，让他发兵攻打郑国的都城，然后
夺取君王之位。谁知，叔段领兵出京
城不远，就被郑庄公预先埋伏的大军
给歼灭了。

郑庄公的这种谋略被后人称为
欲擒故纵之计谋，并被写进了兵法，
为许多人所沿用。在消灭叔段的庆
功和总结大会上，郑庄公得意地总结
自己创立的欲擒故纵之计，他说：“消
灭敌人时要善于等待，要有诚心和耐
心，这样才会获得成功。其实，‘纵’
不是彻底放弃，是稍微松懈一下，而
且，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如果逼
得敌人狗急跳墙，垂死挣扎，自己损
兵失地，是不可取的。暂时放敌人一
马，不等于放虎归山，这样可以最后
寻找机会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擒’
和‘纵’看似是一对矛盾，其实并不矛
盾，‘擒’是目的，‘纵’是方法。”郑庄
公说完，开心地笑了，他的下属也都
纷纷点头称赞。

郑庄公和欲擒故纵之计
王吴军

你会不会剥坚果
田双伶

《山海经密码》

安福昌

邢晓英

归帆（国画） 李晓宏

奉天城最阴森、最诡秘的地方
莫过于故宫。日俄战争期间，俄国
军队把故宫当成了马圈，上千匹军
马在大清皇家庭院里任意驰骋，铁
蹄把青砖碎石铺就的甬道践踏得千
疮百孔。俄国兵在大政殿里烤全
羊，在十王亭里拉屎撒尿，把一个
神圣庄严的昔日皇宫糟蹋得不成样
子，满院都是猫尿狗骚味。张作霖
进驻奉天后，筹建无线电部队，选
址时，相中了故宫，便把这支神秘
的部队安排进故宫，派了一个营的
士兵护卫。在故宫正门处挂出一个
牌子，张作霖亲笔写了十一个杀气
腾腾的大字：军事重地，擅闯者格
杀勿论。

五只“鼠”都知道这支部队，
也知道这里戒备森严，在商量去哪
里闹时，五只“鼠”异口同声，都
把故宫选作了目标。他们觉得只有
这里才够惊险、够刺激，才值得一
闹。张学良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故
宫的平面图，五颗“鼠脑袋”围在
地图前，粗略确定了进宫路线和行
动目标。目标是张学良提出来的，
在无线电部队的日本顾问岗田的办
公桌上拉一泡屎，留下一行字：齐
天大圣到此一游。字由张学良写，
屎由张学成拉。五个人中，张学成
家里地位最卑微，父亲张作孚只是
黑山县的一个警察队长，追剿土匪
战死后，张作霖把他们母子接到城
里，在宅邸西边另购
了个小院，将他们一
家安顿下来。因了这
一层缘故，帮伙中若
有什么下作的事，都
是由张学成去做。张
学 成 明 白 自 己 的 斤
两，倒也逆来顺受，
怪 只 怪 自 己 父 亲 官
小，又死得太早。

行动的前两天，
张学良对张学成说，
哥，你现在的任务就
是吃，使劲吃，不能
上茅房，都给那老鬼
子攒着，争取给岗田拉满一桌子。
张学成挺犯愁，拉一桌子有点难
度，要不，你找一只狗熊来吧，狗
熊能行。张学良笑笑，逗你呢，尽
力而为吧。

张学成很把这事当回事，连续
两天没住嘴，吃了五个烧饼，三碗
高粱米水饭，五个馒头，四个地
瓜，一碗大酱，一碗黄豆。小心翼
翼地积攒着，连屁都不舍得放。张
学良说，这就对了，干就干他个漂
亮的，给岗田那老小子留个五味杂
陈、赤橙黄绿青蓝紫！

行动那夜，月黑风高。五个人
换了一身夜行衣，靠着一个铁钩，
一条绳索，翻进了高高的围墙。从
地图上看，岗田的办公室就在大政
殿，过去大清皇帝办公的地方。张
学良问张学成，都准备好了吗？张
学成苦着脸说，快点吧，就要喷薄
而出了。

五个人来到十王亭前宽敞的甬
道上，刚想向大政殿摸去。突然，
一声尖利的哨响，大政殿前亮如白
昼，四五个探照灯聚光在五个人身
上。随之，数不清的士兵从四面围
过来，一个声音高叫着，趴在地
上，举起手来！五人正自慌乱间，
一梭子机枪子弹向他们头上扫来。张
学良大叫一声，卧倒！五个人四脚八
岔地趴在地上。

“五鼠闹故宫”就这样淡寡无味
地结束了。其他人还好，只是挨了老
爹一顿臭骂。苦就苦了张学成，积攒
了两天的汤水货，枪一响，顿如滔滔
江流，破闸而出，止都止不住。恨得张
学成在以后的十几年间，想起这事就
骂张学良。

祁老号听说后，揪着张学良的鼻
子，说，瞅你小子这点能耐，闯自家营
盘算啥本事？有能耐，上小鬼子地界
闹去！

祁老号只是随便说说，却没想
到，一句话引发了一个事端，差点要
了张学良的命。

所谓“小鬼子地界”指的是南满
铁路附属地。俄国人使用这条铁路
时，附属地只不过是窄窄的一条。到
了日本人手里，这附属地就像连雨天
的水泡子一样，越扩越大。奉天驿（今
沈阳站）是南满铁路上的一个中转大
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日本人通过
商租、永代借用、强占强买等手段，把
奉天驿东西两面，也就是现在沈阳铁
西区、和平区的大片土地划入附属地
范围。在附属地里，一切都是日本人
说了算，附属地的边界就相当于国
界。中国的人犯，只要往附属地里一
跑，中国警察就只能干瞪眼，徒劳地
撸胳膊挽袖子，却不敢过界去抓。

附属地东边界就是现在的和平
大街，当年叫国际马路，路东是中
国地盘，路西就是日本的商埠地。

当时，奉天刚
进来一批日本的洋车
子（自行车），富士
牌的。“五鼠”一人
买了一辆，闲暇时就
骑着上街，五辆车排
成一列横队，风驰电
掣般在街上掠过。那
时候，五辆日本产的
洋车子能同时出现在
大街上，不亚于现在
哪家结婚同时开出五
辆劳斯莱斯，路人除
了惊讶、羡慕，大概
也只能眼热、眼红

了。
“五鼠”最爱骑着洋车子追轨道

车。奉天的轨道车是马拉的，两条
并行的铁轨，一节花花绿绿的车
厢，跑起来，轰轰隆隆的，很有气
势。“五鼠”追轨道车一为炫耀，二为
刺激。尤其是车上有漂亮女孩时，五
个人轻盈了身子，紧贴着车厢，丁零
零，丁零零，把车铃按得像一首直抒
胸臆的情歌。

以往，他们追车都是到了老道口
就往回返，老道口那边就是“小鬼子
地界”了。祁老号说了那番话的第二
天，五个人再到老道口就没停下，张
学良喊了一声“冲”，五辆车携着劲风
呼啸着冲向奉天驿。

奉天驿刚刚到站一列军车，几千
个日本军人从站台里出来，背着行囊
拎着枪，三五成群地向广场上集中。
五个人、五辆车恰在此时闯进站前广
场，车速不减，铃声不弱，如一阵风直
冲向日本军伍。刚到的日本兵不知
这五人是何来路，见其来势凶猛，纷
纷让路，五辆车呼啸着从站前广场一
飞而过。

张学良兴奋得不能自已，几千
人的鬼子兵啊，你小爷赤手空拳就
杀出来了，当年的赵子龙、关云长也
不过如此嘛！祁老号啊祁
老号，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
讲？ 11

两周之后。
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
Steve正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公

司里除了他，早已空无一人。
Steve穿过办公大厅，穿过狭长

的走廊，走出公司的大门。
他的手机响起来。

“赵总，有事么？”
“讨厌！不是告诉你了，别叫我

赵总。”
“那叫你什么？”Steve 微微一

笑。
“叫我菊，菊花的菊。呵呵，那

是我小时候的名字。除了你，没有
别人知道。”

“好吧，菊，不
是告诉过你了，以后
不 要 打 这 个 号 码
吗？”Steve走进了电
梯。

“可你没把新号
码发给我啊。”

“我不方便。”
“ 你 可 别 想 耍

我。是不是我调到上
海了，你就不爱搭理
我了？”

“怎么会呢？”
“这可难说！一

看就知道，你是个花
心大萝卜，是不是？”

“咱们才认识一个月。就算我花
心，新鲜劲儿也还没过呢。”

“好啊！你果然花心！快说，心
里是不是还想着你那个小调查师
呢？要不赶快把人家追回来？”

Steve微微一笑：“还别说，她
走了，还真有点可惜。”

“好啊！我就知道！我这就找
人，让她永远进不了中国！”

“哈哈，别那么小气么！哪儿有
这么对待媒人的？”

“什么媒人？”
“要不是她到斐济把你给挖出

来，我哪能认识你？”
“呵呵，谁要你认识？还不知道

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好了好了，我得挂了。呵呵，

我的司机来了。”
电梯门缓缓分开。大厦的门

外，有个穿皮夹克的帅小伙，正站
在一辆奔驰跑车旁，微笑着朝着大
堂里挥手。

就在距离奔驰跑车不远的地
方，有辆小丰田车正从长安街上飞
驰而过。

开车的是个姓蔡的女孩。她是
一家会计公司的秘书兼会计。如今
给私企小老板打工，就好像做了使
唤丫头。每天从睁眼到闭眼，没有
一刻不是工作时间。小蔡举着手
机：“王总，您放心吧，我这儿正
朝机场赶呢。”

“你开到哪儿了？你们高总的飞
机再过二十分钟就降落了！”

“知道王总。我
晚不了！不带这样的
啊，不是说下礼拜才
回来吗？怎么突然又
改今天了？提前半个
小 时 打 电 话 通 知 接
机？我都准备上床睡
觉了！”

“你还不知道你
们高总？就他那个急
性子，能在医院里待
得住？只要听说有活
儿干，打着绷带也得
往外跑啊！”

“得，我怎么听
着这么不自在啊，又有什么活儿
啊？是不是我们又得换地方了？我
说王总，北京的被窝可还没捂热乎
呢！”

“你这个小鬼，真聪明！呵呵，
放心，这回不是穷乡僻壤。”

“好吧，那是哪儿？”
“上海。”
“那还成。呵呵，哪家公司需要

雇会计啊？不会又是调查公司吧？”
“你这个小鬼，问题还真多！这

回是房地产！等你见到你们高总，
就都知道啦！”

小丰田在国贸桥上兜了大半个
圈，沿着三环，向着机场高速的方
向飞驰而去。

几座灯火通明的巨大玻璃楼，
在夜空之下，静静地伫立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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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 载载

她爱吃坚果。
是他惯出来的。
原本她讨厌一切有壳的果子，嫌

麻烦。她爱吃零食，却拒绝吃坚果，甚
至连葵花籽都懒得嗑。他买来一袋袋
坚果，一颗颗剥了逼迫她吃：丫头，坚
果里含有丰富的维他命E，补脑益智，
防衰老，还美容呀。

常常是他剥，她吃。他的指甲剥
疼了，特意买了夹干果用的铁夹子，教
她用，可她懒得用。她的性子就是这
样，懒懒的，对什么都不上心；就像她
的爱情，懒懒的，那时他追她，就随他
追，懒得理其他的男孩子；更像她的婚
姻，懒懒的，和他成家后，更没有其他
事情让她上心。她的日子里，除了上
班，就是懒在家里读书，写字，看碟，听
音乐。偶尔和几位闺中密友相约吃
饭，逛街。

那天他抱了一袋子干果回来，欣
喜地说，朋友送的夏威夷果，我也没吃
过，听说香得特别，你一定喜欢。

她看着袋子里那一颗颗褐色的果
子，每颗果子上隐隐地有一道裂纹，圆
乎乎的很可爱。看他笨拙地用干果夹
去夹厚厚的果壳，那干果硬硬滑滑地
溜出来，差点夹了手。他又找来螺丝
刀，从裂纹处扎进去，别啊撬啊，终于
果壳裂开，露出一颗奶油色圆润的果
仁。他笑着把果仁填进她娇嗔地张开
的小口，摇摇头说，真不容易，跟摘人
参果似的。她口里含着果仁，把脸偏
向电视，看着韩剧中英俊帅气的男主
角，边嚼边说，好吃。

家里干果吃完了，她就去超市买
袋装的。和女友出来逛街，她从包里
拿出来小包装的山核桃仁给她吃。女
友说，你怎么吃果仁啊。多没意思。

那你怎么吃啊？难道一颗颗剥？
其实剥果壳很有乐趣的，边剥壳

边吃果仁也是种享受啊，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嘛。

你在家里给你那位剥果子吃么？
当然了。看不出来我是贤妻良母

吧。女友得意地把一粒果仁放到口中
香香地嚼着：优秀的男人，外面诱惑
多，你得防着点，在家里要温柔，要贤
惠，要勤快，总让男人做家务宠你惯你
会把他累跑的……

她不以为然地说，随便，懒得管他
呢。谁像你，贤惠勤快，你们不照样三
天打两天吵的，我们俩好着呢。说完，
心里暗暗笑了。

那一袋子夏威夷果，只吃了几颗，
他就没时间剥了。最近公司忙，是真
的。那次入睡前，听他一声长长的叹
息：累，太累了。

她躺在他的臂弯里，沉沉地将要
入睡，也没在意。男人在外做事，又要
照顾家，照顾她这样一个长不大的孩
子，当然累了。

一次次的迟归，让她隐隐地不安
起来。没结婚的时候，他经常和朋友
们去喝茶，如今回家也很少喝茶了。
会不会又去了茶楼？

她一家家茶楼找寻。在清泉茶
坊，迎面看到的，是一株绿叶舒展的滴
水观音，一排沙发靠背使她眼前的景
物变成了一帧宽幅电影：他和一个女
子相偎而坐，那个女子盈盈浅笑，边说
话边为他抚平衣领的皱褶，纤纤细指
娇俏地剥开一粒开心果，放到他的嘴
里。而他，抚着女子遮住额头的柔顺
长发，将它挂在耳后。清幽的古筝曲
声中，她看清了，那女子，清秀的瓜子
脸，像宋代仕女。

她的双腿发颤。她的心也发颤
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一进
门，她抓起那袋夏威夷果摔到地上。
袋子破了，圆圆的果子在地板上滚得
到处都是，茶几下，沙发下，门口，橱柜
旁。

蓦地，她看见空的袋子里有一个
金属片，拾起来仔细地看，原来这是一
个开壳器，用它突出的尖插入缝隙扭
转，即可完整地把壳撬开。她捏紧开
壳片插进夏威夷果的裂纹里，转动手
腕，果壳砰然裂开。

那一瞬间，她忽然感到，婚姻是个
坚果样的东西，它硬实，牢固，但也脆
弱，一旦敲到敏感罅隙处，它会猝然裂
开，再也无法收合。不像她的好姐妹，
坚持下来的婚姻，虽经岁月的敲敲打
打，但始终没有敲到致命之处，内里果
仁保护得好好的——那是她们守护婚
姻的胜利。

很晚了，她在灯下用开壳器转开
一颗颗夏威夷果，将完整的果仁一粒
粒放在盘子里。深夜寂寞的灯光，映
在地上堆落的，一片片已掏空的果壳
上。


